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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偉生（1952.3.11-），古籍文獻修復專家，

2012年榮獲中國第4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

目：古籍修復技藝代表性傳承人，修復界習稱之

杜老師。杜老師於1974年3月始任職於北京國家

圖書館，跟隨館內修復名家學習古籍修復技術，

歷41年與古籍為伍的修復歲月，參與館內敦煌遺

書、永樂大典、西夏文獻、四庫全書等大型古籍

修復計畫2015年以研究館員身份退休後，接受返

聘，迄今仍維持每週5個半天到館協助修復工作、

指導實習生，並擔任修復研習班之講師。

一、因緣際會‧名家領路

杜老師出生於北京，家族是道道地地的老北

京。17歲那年入伍當了建築工程兵，5年間隨著部

隊開拔南京、安徽、湖南各地；架橋鋪路，修建

廠房，1974年3月退伍後被分配至國圖工作，時國

圖仍位於故宮附近的北海舊館。憶起當年從舉鋼

扛土的烈陽下走入沾漿糊紙的辦公室裡，杜老師

笑道：「當時就覺得挺好，終於能坐在屋子裡工

作了。」剛入國圖時，杜老師被分配至總務處底

下的「圖書修整組」，組內共32人。當年國圖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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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印刷廠，專事館藏期刊、報紙的裝訂，並兼及

各式圖書資料裝裱修整工作。杜老師剛入國圖時

從事西式書刊的裝訂業務，半年後被派赴北京大

學開設的「古籍整理進修班」學習。為期1年的在

職進修過程裡，杜老師有機會系統性地接受北大

教授傳授各項古籍知識，並學習古籍整理與修復

技術。1975年10月回到原單位復職後，開始跟著

組內的老師傅們學習書畫裝裱等傳統古籍裝幀技

術。  

國圖古籍修復專業有其悠久綿長的歷史。

該館前身為1909年宣統皇帝御批興建的「京師圖

書館」，館藏基礎奠基於宋代以降的歷代皇家藏

書，為因應其以善本古籍為主的館藏特色，開館

之初即從北京琉璃廠知名之古書店肄文堂、肄雅

堂裡，延攬當時的修裱高手蕭氏家族之蕭順華等

人入館，專司古籍修復作業。 1此後經年，國圖除

禮聘琉璃廠技藝精湛的修復專家到館外，亦指派

新進館員跟著老師傅們學習，並延續傳統裝裱技

藝的傳承方式，以師徒制的傳藝方式培養館內修

復人才。當年杜老師跟著老師傅們學了9個月後，

就開始著手進行古籍修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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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棺面世‧新手上路    

杜老師至今仍對接手修復的第一件大案子

「新疆紙棺」印象深刻。1976年新疆出土的一口

「紙棺材」被送到了故宮博物院，這是新疆吐魯

番地區自1950年開始進行科學考古發掘後的又

一成果。當時吐魯番挖掘出土的墓葬年代多屬西

晉至唐中葉時期，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紙棺、紙

衣、紙鞋襪及陪葬俑，這些紙製葬器多撕黏當時

日常文書寫本製成，故因內容保留了當時人們的

生活記錄而倍為珍貴。杜老師和同事們被派赴故

宮協助進行「紙棺」的剝揭處理作業。當年那口

紙棺上層層糊裹的紙張，是唐代驛站的帳本，歷

一千多年的時光，紙張早已深深吸附遺體自然

腐敗過程中的血水及氣味，每張紙頁得仔細揭

開後再泡水去污處理，杜老師仍清晰記得「泡

出來的水都是紅的」；更令人難受的是紙張所散

發出來的屍臭味，這讓工作人員得時不時跑出屋

外透透氣，緩一緩呼吸。從紙棺上揭下來的紙頁

經清洗後還原紙質原貌，發現其用紙和敦煌寫卷

一樣，顏色偏黃，結構紮實。當整副紙棺上千片

紙頁經小心剝揭下來後，就得進行殘片綴合，復

經整理、托裱、上牆繃平、下牆，再逐頁釋讀、

綴聯、編排、裝幀成冊，最後共還原出30餘卷帳

本，成為珍貴的吐魯番文獻資料。這次「化腐朽

為神奇」的經驗讓剛入行的杜老師深刻體會到這

個職業的特殊性。

三、修復敦煌‧融攝創新

1980年國圖進行組織改造，原隸於總務處

的圖書修整組劃歸為善本特藏部，並於1987年從

文津街舊館搬到魏公村新館現址，就在那一年，

杜老師成為圖書修整組組長。當時，國圖擬啟動

對館藏1萬6千件「敦煌遺書」的修復工作。國圖

所藏敦煌遺書來自1910年敦煌藏經洞的移交，並

陸陸續續又從其他單位徵集入館，該館敦煌文獻

館藏量佔世存總量之四分之一。由於敦煌文獻有

大量的手卷，故早期師傅們所採用的修復方法，

乃按中國傳統字畫裝裱法中的手卷裝裱法進行裝

裱，手卷裝裱中常見的天頭、隔水、迎首等一應

俱全，在當時看來一幅幅裝幀完成的卷軸漂亮細

緻，作工堪稱精良。1987年敦煌修復計畫啟動前2

年，國圖曾於1985年前後針對個別受損的敦煌卷

子進行嘗試性修復，當年舊有將手卷改為卷軸裝

的作法隨著修復觀念的進步，開始受到挑戰。

早期修復古籍講究修補到「天衣無縫」，盡

善盡美，修復後的原件看不出修補的痕跡。1985

年的嘗試性修復一開始仍採用傳統手卷裝裱的方

式，當時為使紙質結構厚薄不一的手卷原件平整

漂亮以利於裝裱，對其進行搓薄處理，具體做法

是將手指沾水從卷子背面原件較厚處，逐一搓薄

後再整卷托裱。處理過程中時任善本特藏部主任

的李致忠先生，以及前來參訪的大英博物館修復

人員看了皆覺不妥，主要是搓薄的動作改變了原

件的紙張性質，且原件經搓薄後再整卷托裱，更

是直接改變了其珍貴的歷史原貌，使後人檢視原

件時，再也無法清楚這批文件的原始裝幀與紙質

特性。幾經考量與討論，杜老師覺得館方當時對

修復敦煌文獻的技術及方法皆未成熟，「時機不

成熟，寧可不動」，故建議暫緩修復計畫，待修

復技術與知識皆健全成熟了再重啟計畫不遲；此

建議最後獲得了館方的支持。

1990年，杜老師以交流學者身份受邀赴大英

圖書館東方部參訪半年，協助該館修復其典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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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獻。此次邀訪是大英圖書館為即將於1994

年設立的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IDP）所做之準備。大英圖書館館藏之敦煌

文獻共2萬件，該館於1970年曾對之進行修復，當

時將原件破損處以蠶絲網加固，並調合變性澱粉

製成的漿糊修補，但幾年後發現當年使用的漿糊

變硬了反而不利保存。再者，當時採用日式裝裱

方式，於原件四周進行鑲邊，雖無整件托裱能較

大程度保留紙質原貌，但鑲邊後的手卷卻也非其

原始樣貌。總結過往的修復經驗，融攝創新的修

復技術與理念，當杜老師1990年赴英時，大英圖

書館的敦煌修復方式已大有不同。他們組成修復

工作團隊，於作業前先對原件之修復方式進行深

度討論，選擇對保存原件最有利的修復方式，修

復過程中藉由實踐結果不斷修正修復方式，並將

修復過程記錄下來。所謂最有利修復，就是得設

法最大程度地保留古籍原貌，並儘可能保留前人

修復的歷史痕跡，讓文件所歷經的每段保存與修

復歷程能隨時間的積累永久保存下來。再者，所

使用的修補材料及修復方式都必須是可逆的。故

大英的修復作業不講究快速，而是講究最適、精

緻、細膩、可逆，且修復與研究同時進行，當一

件作品修復完畢後，同時達到修復技術提昇、經

驗積累與相關知識傳遞等積極目的。

在大英圖書館的半年間，杜老師吸收該館的

修復理念，學習該館的修復方式，著手整理了其

館藏編號8450號以後的5,000多冊敦煌遺書，並在

該館見識到可一次補滿一整張書頁破洞的「紙漿

補洞機」。 2回國後，總結前輩及赴英習得的修復

經驗，杜老師帶領國圖圖書修整組於1991年3月

重啟敦煌文獻修復。這次修復作業訂立了三大原

則，此三大原則日後成為國圖修復作業之基本準

則：

1. 整舊如舊：在能提供文件充足保存條件下，儘

可能保持文件修復前的歷史原貌，亦即在修復

過程中最大程度保留文件遞邅過程中的種種歷

史痕跡，包括歷來的修復記錄，而非企圖恢復

文件原始未損壞前的原貌，更不可在修復的過

程中改變文件的原始樣貌。

2. 局部修補，最小干預：只針對破損處使用薄皮

紙一層一層地貼補使達原紙厚度，不搓薄原

件，亦不整張托裱、上牆乾燥。一般而言，敦

煌手卷破損處多補至第三層即可達原件厚度，

層層補紙時需留意漿口要逐漸縮小以避免與補

紙與原件交疊處過厚。另外每層補紙都需拉出

纖維搭接在原件或其後的每層補紙上，以利美

觀。手卷上下兩邊的裂口亦需修補，若上下邊

條已鬆脆，則於裂口修補後，再以長條補紙加

固。

3. 可逆性修復：所有修復過程都必須是可逆轉

的，亦即使用之修復材料及步驟不能對原件造

成傷害或改變，所有的修復行為皆可使原件還

原至未修復前狀態。修補材料必須是可被揭除

的，將來如有必要，隨時可清除過往修復，以

更好的技術與材料提供文件更好的保護。

四、永樂大典‧原裝掏補

2002年國圖開始修復館藏161冊的《永樂大

典》。成書於明代永樂年間的《永樂大典》使用

的是當時慣用的包背裝，裝幀方式是將書頁有字

的一面朝外沿著版心對折後齊欄撴齊，再於書腦

處訂上紙捻，最後扣上書皮。由於該館所藏之161

冊為四處徵集所得，破損程度不一，其中還有戰

亂時被蘇聯帶走後被改裝的數十本，故修補首要

就是將改易裝幀者恢復原狀，並對損壞處一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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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有了科學修復敦煌文獻的經驗，此次開展的

《永樂大典》修復作業對修復材料的選用要求更

高了。在修復用紙的選擇上，因對坊間可尋得的

補紙皆不是很滿意，最後採用國圖收藏的一批清

代早期「高麗紙」古紙作為修復材料，開啟以文

物修補文物的特殊現象。另《永樂大典》的書皮

於紙質外覆有一層絲織品，材質接近生絲，為修

補書皮達「修舊如舊」程度，修復同仁跑遍北京

傳統布行，努力尋找材質與之相近的生絲，最

終在百年老字號「瑞蚨祥布料店」裡尋得可用材

料。有別於一般線裝書修復時多是剪開縫線、拆

除紙捻、移除書皮後將書頁逐頁攤平，從背後

進行破損修補後再還原裝幀；因《永樂大典》

保有明代珍貴的皇家包背原裝，修復組決定修復

時不拆開原始裝幀，但書皮、紙捻若不拆除，在

書頁無法取出的的情況下，則修補書頁中間的破

損很是考驗修復技術。杜老師據此採用了高難度

的「掏補」修復方式，持工具慢慢的伸進書頁破

損處，一點一點「掏」著修補。在原裝書上進行

「掏補」時，由於書頁前後頁相挨，故修復時要

非常仔細，得注意不能損害到其他書頁，且每修

復完一頁，需將之壓平乾燥後再繼續修補下一

頁，修復進度相當緩慢。透過歷來幾批重點典籍

的大規模修復作業啟動，修復作業也從早期的天

衣無縫、手快量大轉變成如今的量小質精、慢工

細活。

五、修復歲月‧悠然自得

近年來，中國對古籍保存與修復逐漸重視，

除了大專院校相繼成立相關系所外學程，國家級

的古籍保存中心亦紛紛成立。2007年國家古籍保

護中心於國圖成立，負責大陸地區古籍普查、古

籍修復人才培訓等業務，杜老師成為各級古籍修

復培訓班的主力師資，常奔波於各省傳藝授業，

並於2012年成為中國第4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項目古籍修復技藝代表性傳承人。3 2015年杜老

師於工作41年的崗位上退休，旋即被返聘回任，

每天到館半天，從事教學及修復指導工作。筆者

2016年8月到訪國圖時，杜老師正悉心指導著一群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研院生院「文物與博物館碩

士教育中心」，進行暑期實習的研究生，杜老師

讓他們從中國各式古籍裝幀實作開始，逐步熟悉

各式裝幀原理，並實際整理一批友館請求國圖協

助整理之民國線裝書。

細數在國圖的歲月，人生數十載精華就在日

日夜夜的修復作業中悠悠度過。當年因緣際會入

行，有機會跟隨技高藝巧的大師們學習，復因自

身興趣與對工作的責任感，深入修復領域，精進

技藝，在經手無數古籍後，對壽長千年的古籍愈

是敬畏與寶愛，費心思量，努力尋找並發展出最

適切之修復方式，使其延年益壽，千載長存。杜

老師在職其間有3次派赴大英圖書館、法國國家

圖書館的機會，除了協助各館進行中式古籍修復

外，並藉此學習各式西式裝幀技巧，見識到西方

科學修復與保存技術的發展，促使其有機會融會

貫通中西裝幀特性，截長補短，援益於日後的古

籍修復中。對於外界尊稱其為修復大師，杜老師

謙虛的說「古籍修復工作，自己說補得有多好是

假的，只有150年乃至更久遠後，我修補過的書

有機會被他人拿起，於細細檢視後讚道『補得真

好』，那才是真的。」而一本書要被讚嘆補得真

好杜老師認為其實「技術不複雜，只是做法不容

易」，需要大量經驗的累積，這行靠的就是「三

分技術，七分經驗」。對於有心走入這行的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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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杜老師鼓勵道「只要有紙在，這一行就有存

在的必要，所以我們這一行，路雖然窄，但是比

任何行業都長。」不用擔心出路的問題，只要安

穩自己的心志，確定喜歡這一行，靜下心來，好

好學習，輔以大量實作，就能悠遊其中，尋得箇

中況味。

註　釋

1. 北京琉璃廠自乾隆年間即為京城地區古玩字

畫、珍本古籍、文房四寶之薈集之地，各古書

店因應字畫買賣之需求，亦培養了一批精於書

畫裝裱、古籍修復的高手，其中尤以來自河北

省衡水市的蕭氏家族最為知名，薪火相傳，門

杜偉先老師（立者）正指導社科院文博中心研究生古籍裝幀實作

徒眾多。至今北京地區各大博物館、圖書館之

修復部門皆傳承自蕭氏技藝一脈。杜老師入館

時修復組的組長蕭振邦及其兄弟蕭振堂皆蕭氏

後輩。

2. 1993年，杜老師和同事參考「紙漿補洞機」的

原理，成功製造了一臺適合中國紙張特點的

「紙漿補洞機」，該補洞機特別適合施用於蟲

蛀嚴重的書頁，如國圖館藏蟲囓嚴重之《賦役

全書》共有數百冊，平均每冊80頁，投以補洞

機處理，平均一天可補40頁，成效卓犖。該項

發明並於1998獲頒中國文化部科學進步獎。

3. 面對這樣的榮譽杜老師顯得淡然，他覺得人們

該思考是否因為古籍修復技藝已趨式微，才會

需要列名重視傳承呢？


